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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香港人

「微笑」是國際共通的語言，但除了微笑外，語言就是用來溝
通的工具，絕對不是應付考試的機器，我也相信許多從事英語教育
的老師，都有這樣的認知與共識，但面對升學的無奈與壓力，加上
來自於父母親的殷切期望與只看分數的要求，教師往往就得學會睜
一隻眼閉一隻眼，忽略了聽力與口說基礎能力之養成與重要性。

我本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台灣人，為什麼要時時提醒自己，告訴學生

我是香港人呢？

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得從我高中時期，曾經用了整整一年
的時間，加強自己在英語聽與說的能力，以及過往在補習班教授高
階程度之英語班級說起。國中時期的我，因為母校協同中學對於英
語教學的重視，加上是基督教教會學校的關係，因此學校有不少外
籍傳教士，也因此增加了許多和外國人直接溝通與對話的機會，有
了國中三年的語言薰陶，再加上自己對於英語的喜愛，英語就成了
我學科表現上相對優異的科目，升高中那年，無奈數理並非我的強
項，而母校的升學制度可以從國中直升上高中，為了免去高中聯考
的洗禮，也就轉而選擇直升上了學校的觀光科就讀。

高一那年，為了讓自己的英語能力有更好的提升，因此我找了
時任校長剛從美國回來的女兒，希望她能提點我更好的英語學習方
法。起初，我以為她會用國語告訴我與我溝通，但結果並沒有，還
眞的沒有！她全程用的都是英語，她建議我從頭開始矯正發音、練



我是香港人 31

習腔調，跟著錄音帶模仿外國人的發音語調，除了訓練聽力外，更
要大膽、不害怕的常常說，這樣才能提升自我的英語程度。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學生有個壞習慣，當學生知道教外語的老
師會說國語之後，就不可能再開口說英語，這就是人們的慣性與惰
性。我認為學習語言除了興趣外，環境就是最重要的因素，台灣的
學子在家，與家人說的是國語兼台語；在學校呢？普遍說的還是國
語，那英語呢？只有上英語課時，跟著老師一句又一句無自覺的朗
讀。沒錯，在沒有如國外的環境氛圍營造之下，加上英語課的授課
時數相對的短少，若讓全班一人一句來練習英語對話，對話完畢也
下課了，因此要開口說英語就更是難上加難、雪上加霜了，我想，
這也就是校長的女兒當初要如此堅持和我用英語對話的最大主因
了，那就是──營造英語環境！

於是在陸續摸索學習的過程中，我發現市面上所充斥的英語
教材或影音自學系統，都有著不同的發音、腔調等問題，也就是所
謂的英式英語、美式英語等等，為了矯正自己的英語發音和語調，
讓自己能說出一口道地、標準，且人人都聽得懂的英語，我便遵從
校長女兒的建議，堅持不間斷的對著冰冷的錄音機一遍又一遍的練
習，甚至把自己當成九官鳥般的去完整模仿所聽到的內容，舉凡發
音、咬字與速度，無一不模仿，就這樣持續了整整近一年的時光，
只為讓自己練得一口漂亮的英語，堅持那最好的當下，更深深體會
到「聽與說」的重要性。

接著來說說大學畢業後我在補習班任教時的經歷，當我知道要
接一班英語程度較好的高階學生時，我心想，怎麼做才可以眞正的
落實並營造一個全英語的情境教學，提供全英語的上課氛圍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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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且不會產生學習壓力的快樂情境；於是我就大膽、自信的說
起我是香港人的故事，告訴學生我是外國人，不是台灣人。

WOW！其實外國人這件事，在我內心深處是說服不了自己
的答案，更別說要讓學生們相信了，可是我深知好奇心是學習的起
點，若我告訴學生我能聽懂國語，那就會扼殺學生的學習動力，更
別提什麼英語四階段的「聽、說、讀、寫」了，想營造英語情境的
初衷立馬消失殆盡，於是，為了要說服自己及學生，我左思右想、
前思後慮、瞻前顧後，如何讓生得一副亞洲人臉孔的我、又得具備
外籍的人設身分；老師難為啊！

幾經篩選東南亞及東北亞的幾個國家，選出了日本、韓國、新
加坡、馬來西亞等作為人設的故事。我對著鏡子自我催眠的說：我
像日本人？左看、右看，怎麼看怎麼不像，加上不太溜的日語，發
現簡單的或許我還能唬一唬人、撐一下場面；不符合現實期待的日
本人宣告幻滅。接二連三的韓國、新加坡或馬來西亞，我對這三個
國家也沒有相當深的認知，終究一一的幻滅下，最後腦海浮出一個
選項──香港。我們都知道香港於 1997 年回歸中國大陸以前是英
國的殖民地，他們的學生從小就接受英式的英語教育，乃至於英語
底子都具有相當的水準，這點我相信是很多人都認同的。接續前面
的動作，我對著鏡子說：「就是香港人了！」終於這完美的人設身
分，眞切地說服了我自己。就用香港人來說個「善意的故事」提升
學生們的學習動力，看看我自己的外型、穿著、相貌是有著絕對的
說服力。再加上我自己從國中起就是劉德華的「超級鐵粉」一路到
今天，就算再不會說廣東話，至少也聽了粵語歌幾十年了，也看了
很多電影、演唱會或港劇，所以講廣東話對我來說相對輕鬆多了，
這眞是個非常成功的人設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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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踏進高階英語班那天所發生的事，是我永遠都忘不了的，當
我走進教室的那一刻，看著學生們很開心的在討論換了一個新老師
的種種假設，突然看到我進入教室，就非常興奮的說出的第一句話
就是：「老師好！」一瞬間，我忽然的愣了一下，心想；這不是英
語課嗎？你們不是應該要說 Hi 或是 Hello, Teacher! 之類的嗎？
沒想到我連一個基本的英語問候都沒聽到，接著天外飛來一語──
台語，有位學生非常接地氣的用台語說出一句：「老師，你叫蝦咪
名？」那時我已屆臨崩潰的邊緣，努力認眞的大吸三口氣，心想，
連台語都出來了，怎麼會這樣啊？當下的我浮出一個念頭，其實這
不就是很多學生學習語言的過程嗎？就因為習慣使用自己熟習的母
語，所以，當然用母語來做為平時對談的工具，於是，我把心一橫
便開口說道：“I'm sorry, I don't speak Chinese. Could you tell 
me in English?＂話說完，換學生傻眼了，愣了幾秒鐘，就有學生
說：「啥！……老師好像聽不懂國語耶！」馬上就有學生繼續接著
說：「不可能啦！這個臉哪有像不會聽、說國語的臉！」

於是我再次重複了剛剛所說過的話，學生們還是嘰哩呱啦、
竊竊私語，都堅決的不相信。就這樣，他們不斷的、認眞的花了好
些時間來證實「我不會說國語、聽不懂國語」這件事，甚至有學生
當著我的面故意用國語罵「老師，你很笨！」或是「老師，你是白
癡！」我當然知道他們的目的，無非就是想藉由這樣的機會，來試
探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如果我笑了或生氣了，自然就證明我聽得
懂國語、會說國語的事實，但他們所說的每句話，讓我憋著快得
內傷的五臟六腑，堅持著回了一句：“What did you say? I don't 
understand!＂學生們也傻了，他們還是不信邪，想說既然國語聽
不懂，那就換台語上場，結果，學生們把剛剛用國語測試我的所有
句子通通換成台語，再次說一次，我能做的一樣是聽不懂！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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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說了：“I'm so sorry. I really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said. Could you tell me in English?＂學生們還是半信半疑，於
是有些按捺不住的學生便用英語問了我一句：“Teacher, where 
are you from?＂這時的我內心可樂著了！心想，總算有人肯開口
用英語問我了，我便回了他：“I'm from Hong Kong!＂就這樣初
步的解決了他們心中的疑惑，但他們還是不相信，因為他們的心中
只有一個想法……

你絕對會說國語，因為你就是台灣人的臉！

就這樣，一節課過了，學生還是抱著一臉茫然又相當狐疑的
心態回家了，每一次上課都準備不同的「測試」題目來考驗我，當
然，我忍住了，也堅持住了，一個月、兩個月、半年過了，學生已
經從充滿戰鬥力想挑戰及測驗你，到開始相信「老師好像眞的聽不
懂國語耶！」或「他好像眞的是香港人耶！」。漸漸的，學生彷彿
知道用他們的舊有方式要想達到溝通是完全達不到目的，不可能成
功的。因此，化干戈為玉帛的良性互動啟動了，學生們三三兩兩努
力的用英語拼湊出想說的話，看到這裡，可想而知我內心那澎拜洶
湧的感動與悸動，心裡獨樂的告訴自己，這樣的開始就對了。

學生們從一開始比手畫腳、辭不達意的不知如何表達的囧樣，
到慢慢的會使用單字去拼組成句，哪怕是把所有會的英語單字都用
上了，他們還是不斷地想盡辦法，就是要拼出東西來與你對話。開
始的過程是非常辛苦，但學生所做的努力，我是全都看在眼裡，尤
其當我知道有些單字眞的是太難的時候，我就會假裝似懂非懂的
「不小心」猜出他們所想表達的意思，也藉此機會來增加他們的成
就感。就在這樣的過程中，因為我的堅持，也建立了學生們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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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因為這時的他們已經覺得……

「我好像可以用英語跟老師溝通了耶！」

是呀！這不就是我當初所想要的結果嗎？而這不也就是台灣學
生所最缺乏的，考試都是 100 分，但看到外國人或需要開口說英語
時，通通都是不及格的！從原本的「測試」老師到最後的「嘗試」
開口說英語，這樣的過程轉變是相當難得的，因為學生已經「相信
自己」完全可以做到的。

在這一連串的過程中，我也有曾經不被家長所認同的時候，
家長覺得為什麼補習班找了一個「不會說國語」的老師來教我的小
孩英語？當我聽到這樣的聲音時，說眞的，我是相當沮喪的，為什
麼？當每一位家長聽到有外國老師要來教他們的小孩時，總是欣喜
若狂的拍手叫好，一昧的花著大把費用來肯定外國老師，卻吝於給
予認眞教學的中籍外語教師一點點掌聲，看著現在的我，頂著黑頭
髮、黃皮膚，做著和外國老師一模一樣的事情 No Chinese，卻只
能接受這樣不平的質疑。當下只想把我教學的初衷，和想給孩子營
造全英語情境教學的這個想法，透過電話聯繫與眞誠的溝通，讓家
長了解學習情境是非常重要的，家長明瞭後反而感到非常不好意
思，因為不瞭解而產生了誤會我這樣做的目的。經過了這次的溝通
之後，家長漸漸發現到孩子有著明顯的進步。每一次的電話訪談，
我都感受到家長的反饋與認同。印象中有一回的電訪中，家長相當
興奮的告訴我：「老師，我的小孩竟然可以不看雜誌，就能聽懂廣
播上所說的英語耶！」這時在我心中是感到無比的欣慰與驕傲的，
這也是我想要的結果。我樂於見到每一個學生在我「善意的故事」
中，他們堅持這麼久之後，所得到的成果回饋，家長甚至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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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感謝你一路走來堅持這樣的教法，我們會陪伴你，將這善
意的故事一直演下去的。」一轉眼，在自己的不斷堅持下，學生們
已經能完全用英語跟我交談了，即使有再大的困難，他們都可以克
服困難的輕鬆開口說英語，其中有學生還拿他寫給女同學的情書，
一字一句的用英語翻譯給我聽，甚至把他「撩妹」的過程用英語完
整呈現在我的五感之內，雖說當他打開情書的一剎那，我眞的很想
開懷大笑了，因為我壓根秒懂整篇的意思，可是我卻按捺著快得內
傷的耐心，聽他把整篇翻譯完畢，當然，也再次用那種「似懂非
懂」的溝通方式解決了他翻不出來時的窘境。

之後，有幸到偏鄉小學擔任英語代課老師，起先我也告訴學
生我來自香港，原本也希望可以如法炮製且營造這樣的英語情境給
學生，當然在不熟悉的情況下，大家都信以為眞，甚至連老師都來
問我：「黃老師，你從香港來台灣多久了？」但無奈的是，我在國
小不只是要擔任英語教學的工作，還要教授其他的科目，例如：自
然、社會……等，因此這樣善意的「故事」法則，自然無法持續太
久，但我仍然堅持著在英語課堂上，一個國語都不出口，我始終相
信，唯有這樣的堅持才可以讓學生有眞正開口說英語的機會。每
次，只要遇到放連續假期的時候，總還是有學生會問我：「老師，
你會回去香港看你的爸媽嗎？」我的答案當然是：“Yes, I will.＂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老師願意只為了「讓學生開口說一句英語」

進而陪學生演戲的，而且一演就是兩年甚至是更長的時間，中間沒

有因為任何的理由和藉口中斷及破功過，但我衷心期盼每一位在英

語教學崗位上的老師，您願意給予每一位學生一個開口說英語的機

會，哪怕再困難，都希望您可以陪伴著學生們一路的堅持下去，讓

他們有開口的勇氣與信心，相信他們一定不會讓您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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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舞集的感動

二十幾年的教書生涯，我想這篇會是讓我畢生難忘的故事，
2010 年，適逢上海舉辦世界博覽會，我所兼任的社會領域課程，
也不能缺席把如此重大的活動教授給我的學生們，從新聞台的各項
介紹，以及 YouTube 上所能搜尋到的任何資訊，我都讓學生透過
這些不同的管道來認識世博。

當年世博台灣館的主題曲〈台灣心跳聲〉，是由當紅偶像歌手
蔡依林所演唱的，簡單的旋律，貼切的歌詞，在我第一次聽到時就感
動不已，透過文字的傳遞，將台灣的特色及人文藝術描寫得如此深刻
且細膩，我也在課堂上迫不及待的與學生分享這樣的感動。當然，因
為蔡依林的關係，讓學生激起想學這首歌慾望，我想，偶像藝人對小
孩的學習，眞的有無法抗拒的魔力，聽了幾遍後，學生幾乎都可以跟
著哼唱了。學生唱著唱著，唱到了其中這句歌詞的時候……

少一點仇恨，多一點的我們，少一點寒冷，多一點的溫存，用

狂草寫雲門，用蜂炮築一座城……

突然有學生舉手問我，老師，雲門是什麼門？那片門在哪裡？
為什麼要用雲做呢？

頓時笑聲四起，但那時的我，卻被這樣的一個問題給問住了，
我非但感覺不到一絲絲的笑意，反倒在心裡多添了幾分無奈與無
助，心想，雲門舞集不是很有名嗎？原來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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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學校的學生多半來自務農（種鳳梨）的家庭、隔代教養及新住
民的孩子，務農的父母親因為平時農事的忙碌，自然少了帶孩子參
與藝術表演的機會，更別說是由祖父母或是曾祖父母所帶的孩子，
有時因為家庭經濟的因素，讓這裡的孩子失去了參與美學與藝術活
動的機會，我們無法要求這些家長花錢帶孩子去看這類型的演出，
畢竟是收入低的家庭，所有額外的付出，對他們來說都是奢侈與浪
費，再回過頭想想，學生會問出這樣的問題，我也就不感意外。

當下的我立即找了許多和雲門舞集相關的介紹或報導，讓學生
們可以更加認識雲門，當下課鐘響，我獨自走回辦公室時，心裡沒
有分毫的放鬆感，腦海跳出的第一個念頭是，藝術是感動人心的，
而不是上課可以上得出來的，更何況是雲門這種現代舞蹈，除了舞
蹈動作加上肢體上力與美的表現，若沒有親身經歷怎能體會其中的
美與感動呢？雲門舞集是眾所皆知的國際性表演團體，我的能力有
限，大概也沒辦法邀請來學校表演吧？就這麼剛好，在放學返家的
途中，看見了雲門舞集要到嘉義演出──流浪者之歌的大海報，那
時的我心裡只有一個想法，怎樣幫助我們學校的學生有機會可以來
認識雲門舞集。

一路上反覆的思索如何幫助這些孩子，就在此時讓我想到了
雲門的靈魂人物林懷民老師。2008 年，因為受到現任公益平台文
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先生的邀請，有幸到台北亞都麗緻飯店參加
《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這本書的新書記者會，也因為這場
新書記者會，因緣際會，讓我有機會碰到林懷民老師，席間和林老
師聊了幾句並且拍了張合照。回到家找到相片後，馬不停蹄地把這
張照片拿去加洗一張，內心興奮的想著，這不就是我最好的機會
嗎？當時的我也不知哪來的傻勁與厚臉皮，就只是很簡單的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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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就快要來表演了，再不做機會就會消失了！於是我帶著一股傻
勁的提起筆寫了一封信給林懷民老師，一開始，我簡單的介紹了自
己，也把學生上課問我的問題，在信中讓林老師知道，當時我壓根
不敢多想與期待，我只是希望雲門舞集到嘉義來表演時，有機會可
以讓其中的舞者或是老師，利用排練的空檔到學校來作客，順便跟
同學們分享有關雲門的點滴。就這樣，隔天一大早我便到郵局寄了
最快的快捷郵件，把這封讓我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信件，寄往雲門
舞集的台北辦公室。

信寄出去後，心中的大石頭好像也減輕不少，說不定這是一
封石沉大海的信，如此國際性的舞團或許也沒這麼多時間可以撥出
來，但至少我踏出了這第一步。當天下午，我怎麼也沒想到，我竟
然接到了雲門舞集打來的電話，那時電話一接起來就聽到：「請問
您是黃老師嗎？我這裡是雲門舞集。」當下的我傻掉了，心中一陣
悸動，這是眞的嗎？那時聯絡我的是雲門舞集陳秀娟經理，她告訴
我，林懷民老師下午一接到信之後，便請她立刻撥電話給我，向我
詢問相關的細節，並表示林老師非常樂意跟學生們分享藝術教育，
願意把其中一場的教育場次，提供位置給我們學校的師生們，歡迎
我帶著學校師生們一起去看〈流浪者之歌〉，當時我心中的感謝與
感動，只能當下不斷的透過電話，表達我最深刻的謝意。

向學校報告了這相當難得的好消息後，我也希望藉此機會可
以教育我們的學生有關於參與國際性表演所需注意的細節與禮貌，
而雲門舞集也寄了些資料，希望我可以讓學生更認識林懷民老師與
雲門舞集，透過這些資料的分享也讓學生知道林老師對舞蹈及表演
所下的註解，那就是「藝術是稍息，不是立正」。這幾個字的解釋
是，藝術本來就沒有對錯，全憑個人當下的感覺，所以無須用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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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情去看表演，只須要放鬆心情來體會其中的感動即可。

花錢要花在刀口上，我個人認為教育，應該是在最適當的時
機，給予學生正確的觀念。當同學們得知這個千載難逢的消息後，
都相當期盼參與此次的藝術活動，而我也善用這難得的機會，教導
學生們「如何正確的觀賞藝文活動表演」，從最基本的注意服裝儀
容到節目進行中的禮儀禮節，乃至於演出時非到不得已儘可能不上
廁所的觀念，更因為學生們在意這樣的表演，因此每個人無不用心
聆聽，並仔細地記下每一個該注意之細節。

正式演出的那天，令我相當感動的是──除了雲門每一位舞
者的用心與精采的表演外，再者就是這群學生們，我可以很驕傲地
說：「同學們，你們太棒了！」因為全校的學生們在表演這段期
間，竟然沒有一個人說要上廁所，反倒是相當專注的從頭到尾看完
了整場表演，這是多難能可貴的事情，因為雲門舞集的現代舞，有
時候連成年人都不見得能很專注地看完整場表演，更何況是這群才
國小的學生們，因為擁有難得的機會，所以更加珍惜。

舞者演出結束後，林懷民老師特別走到台前，向在場的觀眾及
學生們致意，也和同學分享了這齣舞碼精闢的點滴。當林老師與現
場觀眾互動時問了一句：「各位現場的觀眾們，看完後有什麼感覺
啊？」現場一片肅靜，只有我們學校一位三年級的小朋友舉手回答
說：「我感覺心裡很寧靜！」是啊！多麼簡單又明瞭的答案，卻是
從一位三年級的學生口中所回答出來的，當然這樣的答案，也獲得
現場觀眾們的滿堂喝彩和如雷掌聲，更讓我們學校的老師們臉上露
出不可置信的表情和與有榮焉的驕傲，因為這位學生在校是屬於比
較活潑好動的，但是看完舞者的演出後，竟讓他產生內心的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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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簡單的兩個字──寧靜，不就是這場舞蹈演出最好的註解嗎？

藝術雖是一門學科，但藝術背後的眞正目的，是要撼動人心
的，看完雲門舞集的表演後，這個話題在我們學校，還持續被學生
討論、分享了許久，我也常常在夜深人靜的夜晚，靜靜的思考，把
學生從不會教到會或許有點困難，但是要感動人、溫暖心卻是如此
的簡單，透過簡單的肢體、細膩的舞姿，即使有點沉悶的舞碼，都
可以給予我們不同的體悟與感動，看見這群孩子觀後的那份激動，
我更確定當時在做這件事情的初衷，是正確的、是對的，也許依我
個人的力量，沒有辦法感動、溫暖所有人心，但我永不放棄任何一
個機會，來替這群學生們尋找任何可能的資源，特別是在藝術或美
學，這種需要透過感官來感動人心的科目上。我不能預期我們學校
有多少學生，在看過雲門舞集的表演後，未來會立定志向要朝舞
蹈、藝術美學發展，而我堅信學生們在這個過程中，做到了百分之
百優質觀眾所需具備的條件，這不就是教育中的教育嗎？藝術是感
官的感覺，感動卻是非言語可教，正如俗話說「只能意會，不能言
傳，又非言語筆墨可形容」，透過這樣的身體力行、讓這份親自體
會的感動記憶長留在我們每一位師生的心中。

我希望每一位在教育第一線的老師，可以把握住身邊的每一個

可能，不放棄地去替您的學生，爭取任何一個可給予教育或是感動

的機會，也許是困難的，但不做永遠沒有機會。

林懷民老師，感謝您與每一位雲門的舞者，用最簡單的肢體

與表演，不靠文字的撰述、華麗的聲光效果，只靠那一份最簡單的

「真實」，感動了這群孩子，不論多或少，我相信每一位孩子的心

中都會有那麼一段雲門舞集的〈流浪者之歌〉，謝謝您。


